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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很长一段时间，传统民族史研究主要从汉文献入手，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进行阐述，并取得了诸多成

果，对历史上畲民的研究即是一例。但近几十年来引入的族群理论提醒我们，其实从畲民自身的文献———如族谱来探讨

畲民的族群意识与族群认同，也许能发现更多复杂而生动的族群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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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traditional ethnohistory relied mainly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as achieved many

results，such as the study of She people. However，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thnic group theory in recent decades reminds us

that from She people's own literature-such as genealogy to explore people's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ethnic identity，may be

able to find more complex and lively ethnic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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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传统的民族史研究认为，“畲”作为一个民

族形成于唐宋时期，因此，对畲民的溯源研究成

为传统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随着近几十年

来族群概念的引入，在理论上给我们提供了重新

反思传统民族史研究方法的可能，对族群认同与

族群意识的考察使我们对民族史研究有了一种新

的视角与认识，正是借着这种新的视野，畲族研

究才能在前人皓首穷经的研究之后，尚有一点探

讨的可能。
本文正是借助现代族群概念对畲族研究作一

些反思性的探讨。在宋代到明代，汉人皆将畲民

置于传统华夷观念下进行表述，因此说，明代以

前的畲民是作为汉人意识产物下的一种异己形象。
因材料缺乏，关于畲民自身对本族历史的叙述却

难为人们倾听，从目前所存资料看，清朝畲民对

盘瓠传说的改造及其对本族特性的宣扬成为畲民

表达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与外在表现。正如王明

珂对中国西南羌人的研究所表明的，非汉人群在

由族群到民族的转变过程中，会对本族历史进行

重构，其强调的重点一个是古老华夏，即比华夏

更古老，另一个则是本民族特色，即强调本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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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色的少数民族。
二、对盘瓠形象的不断改造

在中国东南历史上，盘瓠信仰被认为是认定

畲民的一个显著标志。尽管当今，在畲民群体中

有部分畲民极力主张去盘瓠，这是由于“盘瓠即

犬”的族群污蔑对畲族人民造成心理阴影的缘故，

但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盘瓠一直被认为是南

方苗、瑶、畲族群的祖先图腾，作为一种信仰，

其在中国历史上反复被记录与表述，也正因此，

也不断被辩驳与澄清。综观这些记载，尤其是明

朝以前的记载，皆为汉人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疑与

好奇，目前可见畲民本族群对盘瓠的文字描述，

则只保存有清代以后的材料。尽管材料方面存在

缺陷，使对畲民本族的书写经历的探讨存在一定

困难，但从现存在材料中我们亦可见畲民对盘瓠

形象的描述中，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正是这种

对盘瓠形象的改造，也帮助我们能大略地看出历

史发展过程中畲民族群意识的一些变化，对其人

群心态史的探讨也构成对该族群历史发展探讨一

个必要的方面。
关于盘瓠形象的描写，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

以范晔《后汉书》为经典的盘瓠传说，对盘瓠故

事及盘瓠形象定下了一个基调与轮廓，使得后世

对盘瓠的认识极大地受其影响。在《后汉书》中

这样记载：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

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

赐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

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

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

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

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

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

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

不至。
人们对传说“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

盘瓠”记忆深刻，并不断流传，也正因为来源于

正史的权威性，这种传说时时被人重提，甚至成

为族群攻击的工具。在畲民的创世神话中，早有

的文字记载为其提供了传说的母本，却也制约了

其改造的可能。也正是这种文字上的基调与定型，

使得后世畲民在其族群崇拜的传说改造中不能走

得太远，无论如何改造，总还依稀寻得见《后汉

书》中的影子。

现存畲民自身的文献中，可见的只早到清代，

但也正是在清代，我们可以发现畲民对盘瓠传说

的改造与加工。如于清代道光二十一年 （1841）

重修的潮安县凤南镇山犁村雷氏《护王出身为记》
是这样描述盘护生平的：

护王原东海苍龙出世，生于大耳婆左耳。请

医，医 （取） 出耳卵，放于殿角，百鸟俱朝，取

与医生剖之，出一狗子。养八个月，身长八尺，

高四尺，有五色斑文 （纹） 毛。……辛帝出榜，

有能收房突王者，愿将三公主任选为妻。榜挂三

日，无人收得。龙狗见之，遂取其榜。……即辞

帝，过海至滨夷之国，见房王。……帝封狗重职，

狗不愿，只要公主为妻。帝思，一言已出，驷马

难追，问狗能变身否？狗曰，能。遂与七日与之

变。不料至五日，大王闻听，狗头不能变，选日

成亲。……
岁次道光辛丑二十一年 （1841年） 秋月□

□日重修。
画祖像吉旦遗后。[4]

在此篇记文中，对盘瓠的名称等用词上毫不

避讳，这个在畲民历史上被认为极具污辱性的词

在这份畲民自家所藏的文本中却反复被使用，使

其与其他畲族文本与口传形成巨大的差异。而且

与此相配套的是，在其同时的祖图中，我们可见

到在对祖图进行解释的文字中，反复出现与此类

似的词汇，这样一些明显为畲民们避之不及的词

汇大量出现在他们的文献中，应与此记与此图所

流传年代稍早有关，尽管文中所言重修于道光二

十一年 （1841），但从重修二字可知，在其之前已

存在。此外，丰顺县潭山镇凤坪村蓝氏《汝南堂

长房族谱》 [5] 及广东增城市正果镇上水村畲族

《盘蓝雷氏族谱》等畲民文献中，[6] 亦可见类似用

语。
但从潮安县凤凰镇石古坪村蓝氏《图腾画卷》

叙文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重大转变，其对盘瓠的

描述虽有诸多类似，但从其对畲民的称谓、遣词

造句及叙述细节各方面讲，其实已有巨大的差别。
其文如下：

□驸王原系东海□龙出世，生于大耳婆左耳。
请医，医 （取） 出其卵，即放殿角，百鸟具朝，

取与医生割之，出一犬子。……号召 （曰） 盘瓠。
幸有□辛帝皇治天下，时有夷滨房突王作乱，杀

死良民芜数（无） 数，官兵无能收服。帝出榜文，

有能收服房突王者，愿将三公主任巽 （选） 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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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自思，一言与 （既） 出，驷马难追，问犬能

变身否？犬曰，能变。遂许七日变之。变，不料至

五日，犬 （后） 门厌头，被他喜笑，不能全变，选

日成亲。……我要百姓，并免用纳粮供国。[7]

上文与潮安县凤南镇山犁村雷氏《护王出身

为记》有诸多相似之处，但细看之下，在选词用

语上却有着极大的差别。相对这种以更换字词以

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族群污蔑的努力而言，对盘

瓠来历及形状保持沉默，不发一言，则是另一种

畲民消解污化的办法。在1954年，江西省博物馆

的同志发现了江西贵溪县樟坪乡姜山村畲民蓝春

祥所珍藏的《重建盘瓠祠铁书》，该书未载编纂年

代，仅据编排和装帧的情况看，初步断定似为清

代编印。该书主要内容包含序言，木刻图像七幅，

盘瓠王像，正文《敕赐开山公据》 （又称《抚徭

券牒》） 和《高皇歌》等。在其盘王《敕赐开山公

据》 中，不曾对盘瓠所自来及形象作任何交待，

详见其文：

大唐皇帝治国为霸。燕王结集英勇，吴将军

流党作乱，侵害国界。旨敕招烈士，收伏者分国

共治，及赐第三宫女为妻。众臣不敢奉令，惟有

盘瓠游来殿前，……七日不食。帝问何意不食？

群臣奏明，奉敕出朝。盘瓠口称：“我去必然收

伏番王。”群臣口呼“万岁”。有云：“汝能助国

安邦，便将朕第三宫女赐为妻。”……即辞而去。
飞过海洋，七日七夜，随波逐浪，直至燕王殿前，

会集百僚欢乐饮宴，迄王沉醉，被盘瓠口咬断燕

王头，复奔回本国，呈上皇帝，龙颜大悦。
帝自思曰：“今日万民安乐，盘瓠之功也不

小。”愿设饰妆成一女，称为宫女，与盘瓠为妻，

盘瓠不愿，直上宫殿前识认，将口咬定第三宫女

裙脚，就为婚姻。……[8]

在此，沉默代表了无言的反抗与抵制，自始

至终，全文无一字透露盘瓠的来历，也不曾对盘

瓠样貌作任何评价与交待。
作为对盘瓠改造的后续，江西安远县畲民更

将盘瓠传说中的盘瓠与龙期分离，将龙期说成是

龙王赠送给盘瓠的礼物，与盘瓠相依为命，其盘

瓠始祖的传说这样记载：

相传早在公元前23世纪中叶，中原古国，帝

喾 （高辛氏） 即位，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有一

天碧空如洗，海不扬波，突然旋风卷起，云聚惊

雷，见一条赤龙，金光出道，化作一缕青烟失于

云雾之中，此时京城外偏僻山庄，有一户善良人

家，女主人身怀六甲，年余未娩，即产下一球胎。
男主人得知，疑之何怪，手持利剑，忙上前用刀

一劈，只听“哎唷”一声，一阵亮光射得人睁眼

不开，蹦出一个孩童，口呼“父亲饶命”。主人一

看，惊喜交集，忙上前抱起抚养。龙王差遣青衣

秀士押着聚宝盆、瓠瓜果、龙麒三件礼品登门作

贺。主人将盘放左，瓠摆右，指物为儿取名盘瓠，

龙麒与盘瓠相伴。数年后，盘瓠习就文武双全，

以成大器。二八之期，父母相继而亡，盘瓠与龙

麒相依为命，在山中过着狩猎的生活。[9]

同样的，在对盘瓠的出生来历及名称上，也

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传说将盘瓠得名、龙

期由来皆作了新的解释，使其与传统的盘瓠故事

迥然有别，与前期之描述已大不相同，在这个过

程中，不能不说汉文化起着关键作用。杨正军通

过对盘瓠形象的改变的研究指出，盘瓠形象从汉

晋时期纯动物的犬形，到明清，盘瓠形象出现重

大转变，成了龙或龙与麒麟的组合，并命名为龙

期，这一盘瓠形象的转变过程正与畲汉两族由接

触到了解再到融合的历史过程同步。[10] 汉化说在

民族史领域成为解释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不二法

门，作为畲族同胞的蓝万清也十分赞同，但同时，

他也注意到这种所谓的汉化绝非简单的被动接受，

而是少数民族同胞有着多重考虑的抉择。[11] 石奕

龙先生对此也有深入研究，他通过考察闽东、浙

南地区不同的盘瓠传说指出，盘瓠传说是明清以

后的“传统的再发明或文化的再生产”，是在迁徙

中为其占有他人私有山地或田地并可能引起纠纷

时建构的一种“法律”。[12] 通过对畲民文本中的盘

瓠形象变化的考察，笔者认为，在畲民发展历史

上，汉化固然是一定的，但问题亦可一体两面的

分析，与其将畲民对盘瓠形象所作的改造简单地

归因于汉化，不如说是畲民更注重强调自身的传

统，是利用与传说时代的正朔保持某种关系，使

其族人更好地存活于世，同时也是追求正统的另

一种形式。同时另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尽管

部分畲民在积极地改造盘瓠形象，以求更好地生

存，而另一些畲民则是通过隐慝身份，建构汉人

谱系，而寻求汉人身份。如从上杭庐丰蓝氏所修

之谱中收录的旧序中我们可知，他们早在明成化

与正德时就已修撰族谱，作了谱序，但却只讲开

基祖为念七郎公，上世不可考，而到了康熙五十

一年 （1712），则开始建构其宁化石壁传说。[13]

尽管在当今畲民研究中，盘瓠问题如此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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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有着历史连续性的记载，畲民的历史与盘

瓠传说却不是我们能轻易规避的。当然，对这些

记载作价值判断固然是现代学者应有的良知与觉

悟，但对这种记载思路的梳理，对记载者与传抄

者作深层的心理意识与历史环境的探讨，对何以

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描述的深究，则显得尤为重要。
三、强调本族群特色

随着历史的发展，畲民与汉人交往更为频繁，

正是在与汉人的交往过程中，畲民族群意识不断

明显，对盘瓠形象的改造明显地就是一种族群意

识的反映，将盘瓠名称与盘瓠形象不断改造，并

再三确认盘瓠与古代圣人正朔的密切联系，奠定

畲民在传说来源上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而与此同

时，他们还对本族群的优免特权给予了大肆的宣

染与传扬，“免徭”成为其宣传祖上有功，后人

受惠而反复强调的话题。对本族群特色的肯定与

阐扬无疑大大地增强了畲作为一个族群的族群认

同与族群意识。
在中国，广泛存在着各类的族群传说与移民

传说，就历史上畲民的聚居区闽粤赣三省而言，

亦有客家人的宁化石壁传说，广府人的南雄珠玑

巷传说，福佬人的中原移民传说，潮州人的福建

莆田传说，等等，诸如此类的各种移民传说屡见

不鲜，在这众多的传说中，畲民的盘瓠传说与他

们最大的不同便是，它与瑶族一样，在传说中反

复强调本族群免差徭的特权。不纳粮供国，青山

任其耕作，是盘瓠传说中极为重要的立论。在王

朝时期，承担赋税成为判断是否为王朝合法居民

的标志，纳税在政治上的意味比经济上的意味显

得还要强烈一些，常常会成为王朝对“民”与

“盗”区分的指标。但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

中，畲民却依然坚持其免徭的特权，反复强调王

朝国家对其族群的优惠与待遇，甚至在其与汉人

一样需要承担赋税，“承赋如平民”已久的时代，

他们对此依然念念不忘，政治的、经济的、族群

文化的因素交融在一起，这背后的意味是颇值得

深思的。
如丰顺县潭山镇凤坪村蓝氏《汝南堂长房族

谱》记载：

盘匏一十八载，与公主合生三男一女，尽是

美貌端庄，长大，生死同葬在会稽山七贤洞幽偏

僻之处。永免难役，系抚安乐，代代子孙不纳粮

税，不与庶民交婚，无占庶民田地，望青山刀耕

火种，自供口腹，及赐木弩游猎为生，仍有异记，

各籍盘匏。
……
敕赐御书录券与子孙都记。三姓俱是盘、蓝、

雷，宗祖摇人，居会稽山七贤洞，免差役，不纳

税粮，永乐人，兹将垂记，谨具于后。[14]

在此谱中，除了对盘瓠出身的交待外，最显

著的就是强调其族人“永免难役”，并至少三次提

及“不纳税粮”，而且同时，还明确地将其范围圈

定在盘、蓝、雷三姓人中，自称为“摇人”，认定

这些才是他们眼中的同胞。同样，在增城市正果

镇上水村畲族《盘蓝雷氏族谱》中，这种表达更

为明显，甚至在用词上显得极为强硬，在对本族

优免特权问题上，有着强烈的认识，甚至以法律

的形式表达了对本族特权的保护与维持，若有人

违犯，则要负极重的后果，其详细记载如下：

朝廷出给据，分与日后子孙，任从去往居住，

不得军民侵占。
……
平皇问：摇 （瑶） 人居住何处？青山为活，

面过乡村，求乞官司，不得妄行取问徭 （瑶） 人

税租，具状赴官。若乱追户徭人租，准一条罪。
……

盆大护税租并行放兑。世代子孙定六姓为婚，

不得百姓交婚，有人差使，准一千条罪。自令，

任在山居住，刀耕火种为生，有富贵不得争夺，

欺凌妄行，籍据家财，准此斩罪。……
朝廷出给公据付与后来子孙，任从去往，不

得住及军民协赫受财，仰朝廷敕命，乞科赏钱三

百贯，准一千罪施行。[15]

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的引用畲民族谱，在于

上引族谱与其他各谱有些微妙的区别，它在对盘

瓠出身及功过方面描述着墨并不太多，而整个叙

述中，都在反复地强调其优免特权，若有人违犯，

则是“若是有人来收税，柴头木棍过头缠，打死

不使常 （偿） 名 （命） 钱”，尽管畲民的各类《开

山公据》中皆在叙述类似的事件与特权，但这种

自信与强硬在别的谱中却所见不多。他们将对他

们特权的违背看作是对王朝的冒犯，要“准一条

罪”、“准一千条罪”、甚至“准此斩罪”。
除族谱中所录《开山公据》外，畲民的《高

皇歌》所唱内容与其也极为相似，只是在基调上，

《高皇歌》却与其相去甚远，在《高皇歌》中，他

们的族群意识展露无遗，而他们的苦难记忆也随

之流露出来，他们这样表达：

2015 年第 1 期 贵州民族研究[月刊] 2015 年 1 月版

178· ·



龙期自愿去作田，去□皇帝分半山，自种山

田无纳税，不纳租税已多年。文武朝官都来送，

送落凤凰大山宫，皇帝圣旨吩咐过，山场田地由

你种。皇帝圣旨吩咐过，蓝雷三姓好结亲，千万

人女由你拣，莫来嫁给百姓人。高辛皇帝话原真，

吩咐蓝雷三姓人，女大莫去嫁阜老，阜老翻脸便

无情。……今来不比当初好，受尽乡村华老欺，

一从原先古人礼，多让华老由其欺。……广东路

上已多年，蓝雷三姓去作田，山高作田无米食，

赶落别处去作田。赶落别处去作田，别处作田又

作山，作田作土无粮纳，作田亦是靠天年。[16]

当这种免税特权已成空话的年代，畲民子孙

更是以歌谣的形式诉说他们对昔日的向往，痛斥

“官家百姓”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畲民心中所感

受到的这种族群的苦难更是激发了他们对本族同

胞互助互济的期待，希望通过其特有的语言，独

有的姓氏，区分自己的族人，“蓝雷讲话各人知，

蓝雷三姓莫相欺”，苦难的记忆总是容易激发起人

们的同情与共识，通过这种族群的苦难意识阐发，

达成族群的认同与团结。郭志超、董建辉对不同

时期、不同地区畲族的赋役状况进行了考证辨识，

认为畲族地区的封建赋役制始于南宋末，局部扩

张于元明，普遍实行于清代。早在明代，粤东大

部份畲族地区已推行赋役制度，而到清代，闽西、
闽南 （九龙江以西） 及赣南畲族地区赋役制度亦

得到普遍推行。[17] 但尽管如此，多少年后，畲民

却依然对其传说时代的免差徭抱着热切的希望与

期待，对现实的纳交公粮形成强烈的心理抵触，

甚至将其看作是一种汉人对其族群成员的欺压，

或者将其在与汉人接触中出现的族群矛盾皆归因

于优免特权的消失上。
因此，从畲民的言语中，我们可知，“不纳

粮税”最基本的意思当然是对畲民在经济上的优

免特权的肯定，但在这种特权表达与向往的背后，

更隐含着畲民作为一个族群对本族历史的集体记

忆，他们希望通过这种诉说的方式表达其在政治

身份上的特殊性，同时也以此来区隔他们与一般

汉人在身份与族群上的区别。
而除对免徭特权的强调，对畲民姓氏的确定

及对本族语言的认识外，畲民还有与其祖先图腾

相配套的一整套仪式与宗教活动，即“招兵”仪

式。招兵仪式主要存在于广东，相传“招兵”与

始祖盘瓠有关。一说，驸马王猎取番王头时，被

番兵追赶，到了海边，得到六丁六甲神兵相助，

凯旋而归，为感谢神兵神将而举行招兵仪式，以

献祭叩谢。一说，为展现驸马王茅山学法后的神

威。[18] 为纪念他们祖公驸马茅山学法后统领各路

兵马，扶正压邪，祝贺平安，子孙昌盛，每五年

一次，石古坪每两年一次。每次规定农历年终十

二月二十四日以前择吉日举行，连续两天两夜，

或三天三夜，由族内年长者为首，各户自愿凑钱，

请法师主持。石古坪则由上次定了法名的长者主

持，代代相传。招兵时，在公厅举行，搭一高木

台，设神坛，以斗米作香炉，上饰有各路兵马的

令旗。法师做法，口中念念有词，吹牛角，全村

男女老少参加助兴，甚为热闹。然后用两个蚶钱

抛在案桌上，如是胜杯 （一阴一阳），表示兵马已

到，台下经挑选过的几个男子，各去领一令旗到

公厅下面拜祖。仪式结束后叫“推龙”，每家每户

各备一鸡一鸭和金银首饰到村口去拜，送别法师，

法师收鸡鸭作报酬，金银首饰保留不动。[19] 正如

姜永兴指出的，如今存在于九连山畲族地区的招

兵仪式，已由早期纪念型向祈祷型发展，仪式除

承续传统意识外，重点已转移到旨在祈求阖族平

安与子孙昌盛。[20]

仪式对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延续上所具有

的 作 用 是 非 同 小 可 的 ， 保 罗·康 纳 顿 （Paul

Connerton） 的研究表明，仪式不是日记，也不是

备忘录，它的支配性话语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和加

以回味，它是对崇拜对象的扮演。[21] 以保罗·康纳

顿 （Paul Connerton） 的分类，在社会记忆中，招

兵仪式属于典型的纪念仪式。在招兵仪式中扮演

传说中盘瓠统领各路军马的神威，将有关过去的

意象与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通过招兵仪式的形

式来传达与维持，联系盘瓠传说所具有的显著的

族群特性，招兵仪式则又是对族群历史与认同的

一种表达与阐扬。
此外，从一份清代光绪年间 （1886年） 美以

美会传教式对福州畲民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

地感受到这个族群强烈的族群意识，武林吉在他

的观察报告中这样描写道：

我们很快就发现，当我们问一个他们 （畲民）

谨慎的问题时，他们就会对我们报以怀疑的眼神，

他们中的两个人曾帮我们往回载了8英里路，并且

很机灵地回答了我无休止的询问。在接近主题的

时候我谨慎的问到：“所以你决定当皇帝的后代

子民，是吗？”一段气氛不好的沉默之后，他说：

“我们一般老百姓怎么知道这个，文化人知道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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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所有事情。”然后他们互相低语道：“是不是

有人已经告诉他们这个情况，他们是如何知道这

一切的？”十分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说当地汉族

人的时候，总是频繁地拐弯抹角地用“人们”这

个词，这也说明了他们非常有意识在认识到他们

是一个独立的且优等的群体，甚至于说他们是统

治阶级，但是不喜欢被称为“畲婆”，而通常他们

喜欢称自己为“山民”。[22]

尽管上引文献主要描述的是福州地区的畲民，

但这种对族群认同与区分的意识却与闽粤赣交界区

的畲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畲民通过强调其族群特

色，使其与周边汉人保持着一定的界线与距离，也

正是这种心理上的有意隔防，使闽粤赣毗邻区的畲

民尽管身处汉人重围，却依然以某种明显或者潜在

的方式表达其特有的族群意识。但同时我们也注意

到，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不断与汉人交往中，

这种对族群认识的刻意强调也只存在于少量的畲

民之中，而曾经居住于闽粤赣的大量畲民，则早

已“忘其所自来”，而与平民无异了。
很长一段时间，传统民族史研究主要从汉文

献入手，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进行阐述，并

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随着现代族群概念的引入，

在文献与方法上对传统民族史反思的基础上，对

单纯地使用汉文献进行非汉民族的研究进行的诟

病也越来越多，但无论是汉文献还是其他族群独

有的文献，其实都不可避免地渗透了本族群的意

识与立场，而正是这个立场，使我们能更清楚地

看到复杂、动态的族群变迁，因而，从这些带有

族群区分的文献中研究族群认同与族群意识，无

疑是极为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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